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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因
為
美
容
，
不
幸
賠
上
了
性
命
。
對
我
們

這
些
知
道
自
己
不
美
，
也
不
去
追
求
美
的
人
，
簡

直
是
匪
夷
所
思
，
為
什
麼
有
人
會
冒
這
種
險
。
不

過
，
每
人
都
有
一
些
會
動
心
的
事
，
一
動
了
心
，

九
牛
二
虎
也
拉
不
住
。
這
是
一
切
志
業
的
開
始
，

也
是
悲
劇
的
禍
端
。

有
了
這
點
同
理
心
，
就
更
能
明
白
美
國
導
演
伊
力
．

卡
山

(E
lia

K
azan

)

一
九
六
三
年
作
品
︽A

m
erica,

A
m
erica

︾。
片
子
港
譯
︽
偷
渡
金
山
︾，
不
過
我
覺
得
直

譯
為
︽
阿
美
利
堅
．
阿
美
利
堅
︾
反
更
傳
神
，
因
為
呼

喚
式
的
名
字
，
方
足
以
表
現
那
種
對
美
麗
新
世
界
的
癡

心
苦
戀
。

卡
山
是
希
臘
裔
土
耳
其
人
，
後
移
民
美
國
，
始
作
俑

者
是
他
舅
舅
，
早
年
不
畏
千
辛
萬
苦
從
土
耳
其
率
先
去

到
美
國
，
再
把
家
人
一
個
一
個
接
出
來
。
片
中
男
主
角

就
是
取
材
自
他
舅
舅
的
故
事
。
男
主
角
的
經
歷
，
真
比

粵
語
長
片
的
苦
情
戲
更
苦
：
一
出
門
就
遇
上
個
無
賴
，

欺
負
他
又
搶
光
他
的
錢
，
好
容
易
從
鄉
下
去
到
君
士
坦

丁
堡
，
才
發
現
去
美
國
的
經
濟
艙
船
票
要
一
百
鎊
，
便
去
碼
頭
當
苦

力
，
死
做
爛
做
做
了
九
個
月
才
賺
得
七
鎊
，
怎
知
又
給
妓
女
偷
去
。

終
於
硬
㠥
頭
皮
投
靠
親
戚
，
親
戚
見
他
生
得
斯
文
靚
仔
，
便
介
紹
他

給
有
幾
個
不
漂
亮
待
嫁
女
兒
的
有
錢
商
人
認
識
，
要
是
看
上
了
他
，

便
入
贅
可
也
，
索
性
用
婚
姻
買
自
由
。

跟
㠥
便
是
最
好
看
的
一
段
。
有
錢
商
家
果
然
看
上
男
主
角
，
其
中

一
個
女
兒
也
喜
歡
他
，
已
經
要
談
婚
論
嫁
了
。
有
天
他
上
未
來
岳
丈

家
吃
午
飯
，
所
有
男
人
都
吃
飽
得
要
解
鬆
褲
頭
鈕
才
坐
得
下
來
，
我

們
的
男
主
角
也
不
能
免
。
坐
下
來
後
，
未
來
岳
丈
就
當
㠥
女
兒
面

前
，
向
未
來
女
婿
描
繪
他
們
一
家
未
來
的
幸
福
生
活
：
先
要
為
他
生

兩
個
男
孫
，
然
後
他
會
把
所
有
生
意
交
給
女
婿
，
他
們
一
家
會
去
島

上
度
假
，
會
吃
很
多
，
喝
很
多
，
坐
很
久
，
女
婿
會
發
福
，
這
樣
的

生
活
會
經
年
長
久
地
過
下
去
，
而
他
說
話
的
時
候
，
女
婿
不
能
駁

嘴
。
這
時
未
來
岳
丈
問
：
你
覺
得
怎
樣
？
男
主
角
扭
曲
㠥
痛
苦
的
面

容
說
：
本
來
就
應
如
此
。

之
後
不
久
，
男
主
角
就
踏
上
開
去
美
國
的
船
，
逃
離
這
種
可
怕
的

﹁
幸
福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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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偷渡金山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近
來
，
看
了
不
少
﹁
鴛
鴦
蝴
蝶
派
﹂
的
書
，
深
有

所
得
。
﹁
鴛
蝴
派
﹂
是
清
末
民
初
一
大
文
學
流
派
，

這
派
原
不
是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文
學
團
體
，
只
是
被
新

文
學
創
作
的
人
視
為
﹁
非
我
族
類
﹂
的
舊
派
；
而
在

一
些
所
謂
﹁
正
統
﹂
批
評
人
的
眼
中
，
也
只
是
末
流

而
已
。

﹁
鴛
蝴
派
﹂
本
指
一
九
一
二
年
徐
枕
亞
︵
一
八
八
九
至

一
九
三
七
︶
以
四
六
駢
體
寫
的
︽
玉
梨
魂
︾，
自
此
掀
起
一

股
哀
情
小
說
的
浪
潮
。
而
﹁
鴛
蝴
派
﹂
這
稱
號
，
究
是
誰

人
所
起
，
實
已
不
可
考
。
但
根
據
文
獻
，
在
﹁
鴛
蝴
派
﹂

之
前
，
先
有
﹁
鴛
鴦
蝴
蝶
體
﹂
一
詞
。
一
九
一
八
年
四

月
，
周
作
人
在
北
京
大
學
文
科
研
究
所
小
說
研
究
會
上
演

講
，
便
將
此
派
喚
為
﹁
鴛
鴦
蝴
蝶
體
﹂。
次
年
一
月
，
錢
玄

同
在
︽
新
青
年
︾
著
文
批
評
︽
黑
幕
書
︾
時
，
將
﹁
豔
情

尺
牘
﹂、
﹁
香
閨
韻
語
﹂、
﹁
鴛
鴦
蝴
蝶
派
﹂
的
小
說
視
為

同
類
。
這
是
首
見
﹁
鴛
鴦
蝴
蝶
派
﹂
這
詞
。
錢
玄
同
為

﹁
鴛
蝴
派
﹂
定
名
，
同
時
還
將
﹁
鴛
蝴
派
﹂
非
局
限
於
﹁
哀

情
小
說
﹂。
這
是
他
的
識
見
，
也
開
啟
了
﹁
鴛
蝴
派
﹂
另
一

副
面
貌
。

但
，
要
為
﹁
鴛
蝴
派
﹂
下
個
明
確
的
定
義
，
很
難
，
因

為
歷
來
便
有
多
種
說
法
，
有
將
它
和
﹁
禮
拜
六
派
﹂
視
為

等
同
。
如
極
具
權
威
、
魏
紹
昌
編
的
︽
鴛
鴦
蝴
蝶
派
研
究

資
料
︾，
和
芮
和
師
、
范
伯
群
、
鄭
學
弢
、
徐
斯
年
、
袁
滄

洲
編
的
︽
鴛
鴦
蝴
蝶
派
文
學
資
料
︾，
都
將
︽
禮
拜
六
︾
周

刊
的
作
者
群
統
歸
為
﹁
鴛
蝴
派
﹂。
這
種
統
攝
法
，
很
多
論
者
都
首

肯
，
如
美
國
的
夏
志
清
、
台
灣
的
趙
孝
萱
。

換
言
之
，
狹
義
之
外
，
還
有
廣
義
。
廣
義
就
是
將
﹁
禮
拜
六
派
﹂

也
包
括
進
去
。
不
過
，
被
目
為
﹁
鴛
蝴
派
﹂
的
周
瘦
鵑
，
卻
鄭
而
重

之
的
否
認
，
只
認
是
﹁
禮
拜
六
派
﹂。

內
地
學
者
劉
揚
體
有
此
說
法
：

﹁
我
之
所
以
不
贊
成
把
這
個
派
別
局
限
在
﹃
五
四
﹄
之
前
，
而
且

偏
執
於
用
四
六
文
寫
哀
情
小
說
的
少
數
作
者
，
也
不
贊
成
把
它
與

﹃
禮
拜
六
派
﹄
分
開
，
或
出
奇
地
擴
大
這
個
派
別
的
範
圍
，
就
是
因
為

這
幾
種
劃
法
，
與
﹃
鴛
鴦
蝴
蝶
派
﹄
實
際
存
在
的
狀
況
不
相
符
合
，

認
識
上
帶
㠥
很
大
的
主
觀
隨
意
性
。
一
個
流
派
一
旦
形
成
，
在
其
影

響
下
，
後
來
又
有
一
些
作
者
跟
㠥
效
法
，
帶
㠥
創
作
特
色
與
先
前
發

韌
作
家
相
似
的
作
品
，
自
覺
不
自
覺
地
參
加
到
這
個
派
當
中
來
，
從

而
被
當
時
或
後
來
的
人
評
定
其
屬
於
此
派
，
這
種
情
形
在
中
外
文
學

史
上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
﹂

劉
揚
體
這
種
說
法
是
將
視
角
放
在
宏
觀
的
文
學
史
觀
上
，
由
﹁
狹

義
﹂
到
﹁
廣
義
﹂，
只
是
﹁
流
變
中
的
流
派
﹂。

這
種
說
法
頗
有
見
地
，

至
於
內
地
有
一
論
者
倪
斯
霆
在
︽
舊
人
舊

事
舊
小
說
︾
中
，
提
出
另
一
稱
謂
：

﹁
不
妨
以
﹃
鴛
鴦
蝴
蝶
派—

—

︽
禮
拜
六
︾
派
﹄
來
涵
蓋
此
兩
派
，

如
果
拋
卻
文
體
不
論
，
只
以
文
學
觀
來
定
義
，
也
還
是
不
無
道
理

的
。
﹂

這
稱
呼
似
嫌
疊
床
架
屋
，
沒
有
劉
揚
體
以
﹁
流
變
﹂
來
統
稱
為

﹁
鴛
鴦
蝴
蝶
派
﹂
那
麼
簡
單
而
明
瞭
。

鴛鴦蝴蝶派的定義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航
海
第
四
年
，
此
一
合
同
專
走
中

美
洲
西
歐
之
大
西
洋
線
，
這
一
期
當

班
做
舵
手
和
三
副
合
作
，
三
副
剛
從

台
灣
海
專
畢
業
，
經
驗
尚
淺
。
秋
深

十
月
船
由
委
內
瑞
拉
運
原
油
赴
西
班

牙
遇
上
一
陣
怪
風
，
風
速
甚
大
，
阿
杜
和

三
副
同
視
左
斜
方
位
一
艘
五
艙
輪
︵
約
二

萬
噸
︶
同
向
前
進
，
風
乘
浪
急
，
三
副

說
：
﹁
跟
㠥
它
行
走
可
以
了
。
﹂
我
們
便

開
足
馬
力
追
尾
而
去
。

眼
見
越
來
越
近
，
突
地
船
長
飛
撲
衝
上

船
橋
︵
駕
駛
室
︶
面
青
口
震
喝
道
：
﹁
馬

上
上
㡘
！
﹂
並
大
叫
一
聲
﹁
黑
士
打
砵
！
﹂

喝
舵
工
阿
杜
全
速
扭
右
，
一
分
鐘
內
對
方

亦
響
號
全
速
扭
左
︵
他
們
的
左
㡘
︶，
一
分

鐘
內
兩
輪
擦
身
而
過
船
長
才
舒
口
氣
抹
大

汗
，
說
：
﹁
嘩
，
好
在
見
得
快
，
眼
慢
兩

秒
可
能
就
相
撞
出
事
，
要
葬
身
南
大
西
洋

深
海
了
。
﹂

原
來
我
們
和
對
方
兩
船
並
走
之
時
，
是
對
頭
而
開
而

不
是
同
方
向
，
但
因
那
陣
怪
風
浪
急
風
大
，
在
船
橋
上

看
兩
艘
船
所
噴
之
引
擎
白
煙
都
被
狂
風
吹
由
南
向
北
同

一
方
向
，
我
和
三
副
就
誤
會
了
是
同
一
方
向
前
駛
。
誰

知
被
風
吹
煙
所
誤
導
，
我
們
竟
是
對
頭
開
的
，
以
為

﹁
跟
㠥
行
﹂
其
實
是
對
㠥
人
家
正
方
撞
去
。
當
時
船
長

是
台
灣
重
慶
號
退
休
艦
長
，
曾
苦
守
長
江
大
壩
立
下
戰

功
的
，
這
次
做
了
商
船
船
長
，
正
休
息
在
船
長
房
喝
咖

啡
，
在
艙
內
瞥
見
圓
窗
外
本
船
正
要
正
撞
對
方
，
火
速

衝
上
㡘
房
大
叫
﹁
黑
士
打
砵
！
﹂
即H

E
A
R
D

ST
A
R
PO

R

！
全
速
左
駛
，
慢
了
一
分
鐘
也
可
能
魂
歸

天
國
，
阿
杜
也
沒
可
能
今
天
在
此
追
記
此
一
險
事
了
。

每
艘
大
商
船
右
舷
燈
是
綠
左
舷
燈
是
紅
，
航
海
規
例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要
扭
右
面
安
全
方
向
，
才
可
避
險
︵
在

岸
邊
另
計
︶。
此
次
港
海
南
丫
島
中
秋
夜
撞
船
慘
劇
，

海
事
處
第
一
時
間
先
拘
查
兩
船
指
揮
室
執
行
者
，
看
是

誰
人
一
方
有
人
瞌
眼
㠨
了
，
一
見
此
情
阿
杜
這
廿
年
航

海
老
舵
工
腦
際
立
即
響
起
這
一
﹁
黑
士
打
砵
！
﹂
一
聲

喝
令
，
如
今
思
起
仍
然
感
激
那
位
老
船
長
到
永
遠
。

黑士打砵！
阿　杜

杜亦
有道

對
越
南
的
認
識
，
可
說
是
始
於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越
南
船
民
湧
港
。
香
港
深
受
越
南
船
民
困
擾
十
年

後
，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終
於
制
定
難
民
甄
別
政
策
，
監

禁
並
遣
返
沒
有
第
三
國
收
留
的
非
政
治
原
因
逃
港
的

越
南
船
民
，
為
向
越
南
人
清
晰
宣
佈
此
新
政
策
，
特

別
錄
製
了
以
越
南
話
讀
出
內
容
的
宣
傳
聲
帶
，
在
難
民
營

及
電
台
不
停
廣
播
。
那
時
雖
年
幼
，
但
對
收
音
機
廣
播
傳

來
的
﹁
不
漏
洞
拉⋯

⋯

﹂，
雖
不
明
所
以
，
卻
是
印
象
深

刻
！隨

㠥
年
紀
長
大
，

對
越
南
的
印
象
，
數
數
看
，
除
了

﹁
不
漏
洞
拉
﹂，
不
可
或
缺
的
，
當
然
還
有
越
南
春
卷
、
越

南
生
牛
肉
河
粉
、
越
南
青
檸
水
、
珍
多
冰
等
，
就
是
因
為

誘
人
美
食
與
享
受
，

今
年
九
月
底
，
趁
㠥
良
辰
，
第
四
次

踏
足
越
南
土
壤
！

一
九
九
四
年
，
與
一
班
朋
友
自
組
旅
行
團
，
初
次
踏
足
剛
開
放
旅
遊

業
的
胡
志
明
市
。
記
得
我
們
的
義
務
領
隊
在
出
發
前
，
三
叮
四
囑
提
醒

在
這
個
共
產
主
義
的
地
方
要
特
別
注
意
留
神
的
旅
遊
貼
士
。
我
是
大
安

旨
意
，
小
鴨
子
般
跟
隨
大
隊
同
遊
的
資
深
旅
人
，
甚
麼
資
料
搜
集
、
準

備
工
夫
也
欠
奉
，
途
中
還
分
享
了
大
老
們
緬
懷
的
昔
日
西
貢
繁
華
印

記
，
當
然
也
少
不
了
被
安
排
參
觀
各
項
文
宣
建
設
，
就
連
戰
爭
罪
行
博

物
館
、
戰
時
的
軍
隊
營
地
、
打
仗
時
的
藏
身
地
道
也
不
放
過
！

遊
罷
歸
來
，
對
越
南
的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位
於
市
中
心
的
法
式
建
築

—
—

聖
母
大
教
堂
，
因
為
我
們
是
在
聖
誕
前
夕
深
夜
出
發
赴
胡
志
明

市
，
抵
㝸
時
間
剛
好
踏
入
聖
誕
日
，
在
往
住
宿
酒
店
途
中
經
過
聖
母
大

教
堂
，
還
聽
到
教
堂
的
鐘
聲
響
起

迎
聖
誕
！

二
○
○
二
年
，
又
一
班
好
友
邀

約
遊
越
南
，
這
次
去
的
是
旅
遊
重

點—
—

北
部
的
河
內
。
記
得
賜
官

教
訓
，
你
上
次
去
的
只
是
南
越
、

不
是
越
南
！
沒
有
去
過
河
內
這
個

首
都
，
又
怎
可
以
跟
人
說
，
你

﹁
去
過
越
南
﹂
呢
？
還
有
那
位
列
世

界
自
然
遺
產
的
﹁
下
龍
灣
﹂
！

就
這
樣
，
第
二
次
踏
足
越
南
。

越南因緣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全
球
掀
起
一
片
漢
文
熱
之
際
，
喜
悉

中
國
作
家
、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副
主
席
莫

言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躋
身
世
界
級

大
師
之
列
。
喜
訊
傳
來
，
華
人
均
興
奮

不
已
。
據
評
委
會
讚
語
：
﹁
莫
言
的
魔

幻
現
實
主
義
作
品
將
民
間
故
事
、
歷
史
和
現

代
融
為
一
體
。
﹂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的
賀
詞

稱
：
﹁
莫
言
的
獲
獎
，
表
明
國
際
文
壇
對
中

國
當
代
文
學
和
作
家
的
深
切
關
注
，
表
明
中

國
文
學
所
具
有
的
世
界
意
義
。
﹂
中
國
作
協

的
賀
詞
其
實
正
代
表
了
廣
大
華
人
文
學
工
作

者
的
心
聲
。
中
國
自
開
放
改
革
以
來
，
綜
合

國
力
日
強
，
在
經
濟
上
已
成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
在
宇
航
領
域
，
在
世
界
政
治
話
語

權
方
面
，
中
國
影
響
力
日
大
。
然
而
，
使
用

漢
文
漢
語
人
口
幾
佔
全
球
五
分
之
一
，
中
國

文
學
及
其
作
家
在
世
界
上
所
受
關
注
及
其
影

響
力
甚
微
。
一
直
以
來
，
包
括
魯
迅
、
老

舍
、
沈
從
文
和
巴
金
等
中
國
著
名
作
家
，
備

受
國
人
所
推
崇
，
遺
憾
的
是
，
或
許
是
華
文

作
品
翻
譯
不
被
重
視
而
少
受
關
注
，
又
或
者

有
某
些
包
括
政
治
因
素
在
內
的
原
因
，
多
名

中
國
著
名
作
家
均
與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擦
肩
而

過
，
令
國
人
遺
憾
。

而
今
，
我
國
國
力
強
盛
了
，
國
際
文
壇
對
我
國
當
代

文
學
和
作
家
的
關
注
提
高
是
必
然
的
。
全
球
華
人
深
切

期
待
在
中
共
領
導
及
推
動
下
，
建
立
﹁
文
化
大
國
﹂，
弘

揚
中
華
文
化
，
弘
揚
中
華
文
明
，
提
升
國
民
素
質
。
而

莫
言
捧
得
諾
貝
爾
獎
將
是
踏
出
成
功
的
一
步
，
令
國
人

為
之
鼓
舞
。
文
學
創
作
源
於
生
活
，
莫
言
在
文
學
創
作

成
功
的
故
事
正
是
最
佳
寫
照
。
靠
自
學
苦
讀
而
成
名
的

莫
言
自
道
心
聲
：
﹁
自
小
始
讀
書
，
書
讀
多
了
對
文
學

有
強
烈
的
興
趣
，
當
拿
起
筆
時
，
感
覺
有
很
多
話
要

說
，
文
學
是
最
有
力
量
、
最
自
由
的
方
式
。
﹂
有
道
：

﹁
書
中
自
有
黃
金
屋
﹂，
莫
言
金
句
是
﹁
透
過
寫
作
來
證

明
自
己
，
改
變
個
人
命
運
﹂。
數
年
前
，
在
北
京
文
聯
聚

會
，
筆
者
與
莫
言
有
過
一
面
之
緣
，
對
這
位
有
濃
濃
鄉

土
氣
息
的
作
家
的
初
步
印
象
是
緣
於
觀
看
改
編
自
他
的

︽
紅
高
粱
家
族
︾
的
電
影
︽
紅
高
粱
︾，
張
藝
謀
導
演
和

演
員
鞏
俐
亦
因
此
片
而
揚
名
世
界
。
料
莫
言
今
得
獎
，

︽
紅
高
粱
︾
重
演
必
因
莫
言
而
更
受
歡
迎
。

莫
言
獲
諾
貝
爾
獎
有
更
深
層
意
義
，
當
下
互
聯
網
盛

行
的
世
界
，
文
學
寫
作
將
再
度
被
重
視
。
環
顧
當
今
香

港
文
壇
，
數
來
數
去
只
得
金
庸
大
師
，
而
他
是
以
武
俠

小
說
而
風
行
文
壇
的
。
香
港
文
學
工
作
者
要
加
油
呀
！

政
府
文
學
政
策
也
要
積
極
扶
持
。

莫言獲獎的意義
思　旋

思旋

約C
oC
o

李
玟
作
︽
舊
日
的
足
跡
︾

電
台
專
訪
，
旁
人
警
告
，
國
際
級
藝

人
限
制
多
多
，
要
小
心
對
待
。
我
想

可
能C

oC
o

太
少
在
香
港
出
現
，
總

會
給
人
誤
解
。
結
果
如
我
所
料
，
她

爽
朗
熱
情
的
個
性
，
跟
未
唱
︽
臥
虎
藏
龍
︾

主
題
曲
之
前
一
模
一
樣
。

給
人
家
誤
解C

oC
o

輕
鬆
面
對
，
正
如

去
年
十
月
廿
七
日
舉
行
的
﹁
三
高
﹂
婚

禮
：
地
點
高
，
盛
讌
在
一
百
樓
；
開
支

高
，
花
費
了
一
億
五
千
萬
；
知
名
度
高
，

主
角
和
來
賓
都
是V

V
IP

。
有
聲
音
指

C
oC
o

要
炫
耀
。
﹁
實
在
我
和
丈
夫B

ruce

都
不
愛
追
求
物
質
，
搞
派
對
就
是
要
朋
友

開
心
。
﹂

C
oC
o

未
出
生
父
親
因
肺
炎
去
世
，
父

母
本
是
北
京
大
學
醫
科
學
生
，
媽
媽
為
了

完
成
爸
爸
未
圓
的
中
醫
夢
，
開
始
鑽
研
針

灸
。
後
來
移
居
美
國
，
李
媽
媽
仁
心
仁

術
，
經
常
照
顧
貧
困
病
人
，
小C

oC
o

看

在
眼
裡
，
也
學
習
要
將
自
己
有
的
與
人
分

享
，
希
望
以
歌
聲
為
人
家
添
歡
樂
。

九
三
年
回
港
獲
新
秀
亞
軍
，
因
市
道
問
題
轉
戰
台

灣
，
為
宣
傳
四
出
參
與
校
園
秀
，
公
司
定
最
平
價
車

票
，
路
上
，
她
要
提
㠥
歌
衫
，
坐
在
化
妝
箱
上
通
宵

閉
目
養
神
，
被
車
上
同
學
發
現
，
只
能
無
奈
一
笑
，

她
是
咬
緊
牙
關
，
一
步
一
步
走
上
國
際
樂
壇
之
路
。

二
○
○
一
年
是
人
生
轉
捩
點
，
︽
臥
虎
藏
龍
︾
電
影

要
找
一
位
有
國
際
知
名
度
的
歌
手
演
繹
主
題
曲
，

︽
月
光
愛
人
︾
調
子
優
美
卻
非
常
慢
板
，C

oC
o

想
推

掉
，
李
媽
媽
認
為
不
容
放
棄
，
終
於
，
李
玟
成
為
至

今
踏
足
奧
斯
卡
頒
獎
禮
的
唯
一
華
語
歌
手
。

﹁
很
難
忘
，
首
先
全
世
界
著
名
時
裝
大
師
都
出

現
，
要
求
我
選
穿
他
的
作
品
，
大
會
一
星
期
認
真
的

綵
排
，
我
抱
㠥
不
容
有
失
的
心
態
，
當
晚
，
司
儀
宣

佈
了
我
的
名
字
，
我
站
在
高
高
的
階
梯
上
，
邊
唱
邊

走
下
來
，
本
來
心
跳
轟
頂
，
突
然
有
如
元
神
出
竅
？

口
，
感
覺
奇
妙
，
唱
完
了
才
如
夢
初
醒⋯

⋯

﹂

三
十
六
歲
的C

oC
o

明
年
入
行
廿
年
，
慶
祝
計
劃

胸
有
成
竹
，
但
，
一
周
年
結
婚
紀
念
送
什
麼
禮
物
，

她
卻
未
有
頭
緒
。
我
笑
言
：
﹁
他
是
全
球
五
十
大
行

政
總
裁
之
一
，
身
家
卅
億
，
什
麼
都
不
缺
，
當
然
頭

痛
。
﹂
鬼
馬C

o
C
o

狂
笑
：
﹁
我
的
身
家
也
不
差

呀
！
實
在
愛
上B

ruce

是
他
善
良
能
幹
的
為
人
，
其

他
都
是
額
外
的
，
能
夠
成
為
他
的
太
太
，
感
到
驕
傲

和
滿
足
。
﹂
祝
福R

O
C
K
O
W
IT
Z

伉
儷
永
遠
甜

蜜
！ 李玟的點滴心語

車淑梅

淑梅

兒時老家堂屋裡掛㠥一幅鄭板橋書寫的「吃虧
是福」的條幅，對此我一直不解，且不說那歪歪
斜斜大小不一的字體讓人看上去不舒服，就這
「吃虧是福」的含意也讓人感到彆扭。吃虧就是吃
虧，怎麼可能是福呢？問父親，父親只解釋了鄭
板橋的書法，說這是一種「六分半書」，是以中國
傳統書法中的「八分書」雜入楷、行、草之中，
自創的一種獨具風格的「板橋體」，內行人稱之為
「亂石鋪街」。對於「吃虧是福」的含意，父親微
笑不答，問急了，才拍拍我的頭說：「這裡面的
學問不是一句兩句能說清楚的，長大了你自然會
明白。」
可能由於我的悟性較差，從弱冠之年到不惑之

年，我亦曾多次琢磨這怪怪扭扭的四個字。似有
些明白，但又不全明白。心裡想：怕是鄭老先生
聊以自慰的一種阿Q精神吧。直至進入天命之年
後，我回首過去留在生命沙灘上高高低低的腳
印，體味風風雨雨的經歷，再參悟這世代相傳的
哲理名言，胸中才豁然開朗：吃虧是福原來隱藏
㠥做老實人自會有善報的一種因果關係。
八十年代末，我調任一家企業當領導，適逢舊

廠重建。局黨委讓我主抓基建，一時間，眾多關
係紛紛找上門，有的以工程提成為誘餌，有的以
裝修老屋為獻禮，還有的⋯⋯目的都是為了分得
工程一杯羹。在這些優厚條件下，我沒有財迷心
竅，心想上級是信任我才委以我負責工程的大
權，我可不能辜負期望落人話柄。於是，我迅速

成立黨政工群組成的「工程委員會」，將工程招標
大權委託他們集體負責，並另組成「審計核查
組」，定期對工程款進行審查，向廣大職工公佈，
讓職工公開監督。由此保證了工程像「金魚缸」
一樣透明。當時我居住的老屋屋面破舊，母親讓
我從廠裡折遷工地上買些舊小瓦回來整修一下，
我都拒絕了。生怕別人說閒話。拆遷物資我寧可
低價處理給職工，也不讓領導沾一點光。業務單
位來個客人，都是領到自已家裡添個菜吃便飯，
不在廠裡報銷一分錢。就是招待用煙，也是1.7元
一包普通百姓抽的「花溪」牌，而且放在人秘
科，每次用時簽字領取，多餘的支數仍退回。平
常加班加點，職工可以抄加班費，但我們做領導
的沒有任何補助。一些朋友聞之惋惜，說我白掌
了領導權，太迂太老實太吃虧了。初想，似乎也
有些懊悔，細想卻釋然。特別是看到一些領導以
權謀私被群眾唾罵、遭撤職查辦甚至繩之於法
時，我覺得我的這種「吃虧」確實是一種福氣。
我能平平靜靜地過日子，我離任已多年，輾轉了
好幾個單位，可原單位的職工遇到我，還主動下
車，拉住我的手親熱地和我敘舊，習慣地喊我
「老廠長」，很大程度上就得力於我任廠長時的
「吃虧」。

日常生活中，吃虧是福的例子更是數不勝數。
就個人而言，我常常因老實而吃虧，卻也常常因
老實而得福。
老家是一個四合院，院前的三間房子國家經租

後成為公房。一次，這三間公房翻修要在後牆上
開三個窗子，老母和妻子都不同意，因為這三個
窗子正好對㠥我家兩個房間和堂屋，這樣一來，
還有什麼隱私可言？一言一行都暴露在鄰人的眼
光下。可不讓開窗鄰人家光線差潮濕重，影響居
住。為此與鄰人鬧得不可開交。我做起母親和妻
子的工作，讓她們不要為這點小事而生氣，說氣
是自身之源，氣壞了身體值不得。一個人要順利
地生活在世間，除了順生、樂道，還要安己、宜
人。母親和妻子聽了我的話，想想讓鄰人開窗我
們雖暫時吃了一些虧，但對方卻由此長期受益，
強如做善事，便同意讓鄰人開窗。鄰居感激涕
零，兩家和好如初。一天，父母外出旅遊，妻子
因公出差，我獨自在家，夜染急性腸炎，翻滾嘔
吐無奈何之時，鄰人從窗裡看到此情景，翻牆而
入急送我去醫院化險為夷。
在企業工作時經常出差，那時列車還緊張，大

多時間購買的都是無座票。我因不喜爭搶座位，
每每只能倚立廁所門旁聞臭氣。一次，從北京乘
晚上的列車回家，上車的人很多，等到我拚命擠
上車時，已無一空座，能容靠屁股的車廂銜接處
也都有人佔領，過道上也密密麻麻站滿了旅客。
想想要站10多個小時才能到家心裡就很
害怕。到滕縣時，恰好身旁一位旅客下
車，我便順勢落座。我輕輕地閉上眼
皮，伸直兩條僵硬的腿，準備休息一
下。突然，一聲孩童的啼哭將我吵醒，
睜眼一看，對面座位旁的狹小空檔裡不
知什麼時候站㠥一個鄉下女人，一個
六、七歲的男孩正抱㠥她的大腿哭鬧，
顯然，孩子是要睡覺。鄉下女人顯得很
慌亂，趕忙蹲下身子抱㠥孩子拍打㠥。

一會兒，孩子在她懷抱裡睡㠥了。她再也蹲不
動，便顧不上地髒和來回流動不停的行人，一屁
股坐在過道上。我於心不忍，便起身讓座，鄉下
女人像是遇上救星似地連聲道謝。正當我準備繼
續長時間站下去時，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漢
子突然跑到我身邊，說他下一站下車，叫我緊靠
他旁準備登位。
出門騎自行車，難免與人碰撞。一次早晨我去

買菜，在十字路口不慎被一個小年輕撞翻在地，
我是正常行駛過綠燈，而對方是㠥急趕路上班撞
紅燈，責任肯定在對方。爬起來後我看了一下沒
有受傷，只是車子前盤歪了，找個車攤修修就行
了，我也沒太在意，便隨口說了一句：「你沒事
吧！」小年輕愣住了，急忙賠禮道歉。趕緊要為
我修車。吃點眼前虧，不計較誰撞誰，便免去了
許多糾紛之爭。
⋯⋯
其實，吃虧是一種境界，一種睿智，更是一種

純樸的精神情操。俗話說：吃得虧中虧方得福外
福，貪看無邊月失落手中珠。在物慾強烈、私心
膨脹的時候，重溫這千古流傳的名言，便會愈加
領悟到它的真醇和美好。

吃虧是福

■這書為鴛蝴派下了個明確的

定義。 作者提供圖片

天地

足跡

■聖母大教堂。 網上圖片


